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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岁至14岁未成年人

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

  ● 未成年人溺水主观上存在六大因素：无知危险、无视警示、好奇心

理、侥幸心理、恐惧心理、技能缺失

  ● 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刻不容缓，需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

方发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王悦月

  8月6日13时许，在江西上饶下溪街道

甜坑弄水库，两名少年发生溺水。当地蓝

天救援队经过救援，将少年打捞上岸，但

已无生命体征。两名溺亡少年分别为14

岁、15岁。

  如此令人心痛的未成年人溺亡事故，

正在接连不断地发生。

  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

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数的56%，远高于交通

事故和失足跌落的意外伤害，而每年七八

月是未成年人溺水高发季。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6月

以来，仅网上公开报道的未成年人溺亡事

故就有30多起，上百名未成年人溺亡，其

中多为野泳溺水，溺亡者多为农村青

少年。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筑牢

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刻不容缓，需要学

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共同守护未成

年人生命安全。

多重因素综合作用

暑期溺水事故频发

  7月22日晚，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嘉

会镇，3名小学生到家附近的小河边玩耍，

不慎意外落水溺亡，3人系亲兄妹；

  7月13日，河南驻马店6名学生在公园

内溺水，在被送往医院时已经确认身亡；

  7月12日，浙江诸暨璜山镇6名男孩相

约去家附近的河滩游泳，其中4人不幸

溺亡。

  暑假期间儿童独处时间增多，一系列

溺亡事故给家长和社会敲响了警钟。

  江西九江台商区蓝天救援队队长杨

斌自2013年11月加入蓝天救援队后，每年

都会接到多起未成年人溺水的救援任务，

最多的一次溺水儿童有6人。

  据杨斌介绍，通过江西省内蓝天救援

队的微信群动态能发现，每年4月中旬天

气刚转热，就会有溺水事故频频发生。

  有一次，同校的几个男孩结伴去水库

旁玩耍，男孩在水库边洗手时不小心滑了

下去，后面3个男孩赶紧去拉他，都没拉

住，一下子4个男孩都溺水了。“我们到现

场时快晚上12点了，水库四周非常寂静，

当我们把孩子们的尸体一个个打捞上来

后，家属号啕痛哭，哭声响彻整个山林。”

杨斌回忆说。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

国，溺水是1岁至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

的首位原因。并且我国未成年人溺水事故

的高发时段主要集中在暑期。”上海市法学

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说。

  郗培植分析，暑期溺水事故年年频发

的主要原因在于：暑期天气炎热，很多地

方的未成年人都会进行游泳、戏水等活

动；我国户外河流众多，部分危险水体安

全隔离措施不到位，增加了未成年人溺水

的风险；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处于学校监管

之外，部分家长因工作等原因无法对未成

年人进行有效监管，导致监管缺位。

  之前有公开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小学

生溺水死亡事故，多发生在周末、节假日

或放学后；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多发生在

无人看管的江河、池塘等野外水域；多发

生在学生自行结伴游玩的过程中，有的是

结伴下水游泳溺亡，有的是为救落水同伴

致多人溺亡；多发生在小学生和初中生

中，男生居多。

  据专业人士剖析，未成年人溺水主观

上存在六大因素：无知危险、无视警示、好

奇心理、侥幸心理、恐惧心理、技能缺失。

  “一些群体性溺水事故，都是因为孩子

们结伴到水边玩，出于好奇心理玩水，又对

水域的危险性缺乏基本认知。”杨斌说。

  记者梳理发现，实际上，很多溺亡事

故事发地周围都有“水深危险，禁止游泳”

等警示标志，而且非常醒目。但不少未成

年人对警示标志熟视无睹，依然下水游

泳，进而导致溺亡悲剧发生。即便发生溺

亡事故后，附近依然有不少人下水游泳，

造成溺水事故周而复始地发生。

强化预防溺水教育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江西省彭泽县于2017年组建蓝天救

援队，担任队长的朱浩海参与当地所有的

救援活动，近年他和队员一起开展了40余

场防溺水宣传教育。他所在的彭泽县各乡

镇也在河边、水库等危险水域设立了警示

牌，放置了救生杆等救援设备。

  “未成年人喜欢游泳，并没有错。有关

部门要在公共游泳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面

加大投入，最好是每个乡镇都能建一座对

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游泳馆，并加强游泳

技能的培训。”朱浩海说，有关部门应加强

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防溺水宣传

教育。

  “要想降低溺水事故发生率，减少悲

剧的发生，就要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朱

浩海说，主动对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势在

必行，彭泽蓝天救援队主动走进彭泽各个

中小学校及社区，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讲

座，目前已覆盖全县所有学校，直接受益

学生达几万余名，很多学生掌握了发生溺

水时如何自救互救的技能。

  郗培植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强化

预防溺水教育，告诫未成年人在没有安

全保护措施时不下水、远离危险水体；强

化监管，在校期间，由学校主要负责，离

校期间，由家长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教

授未成年人游泳技能。相关部门应提供

价格亲民且方便的公共游泳场所，引导

未成年人在游泳场所内游泳；对于过去

高发、易发溺水案件的水源地，采用栅栏

隔离、视频监控、定期巡逻等方式让未成

年人远离危险水域。

  “值得注意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存在互助义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

成年人在发现同伴溺水后应当履行与其

行为能力相符的救助行为，如呼救、上岸

救助等。”郗培植强调。

  世界卫生组织也曾从社区层面给出

建议：通过安装屏障来控制与水域的接

触；为学龄前儿童提供远离水域的安全场

所，并加强对儿童的监管；教学龄前儿童

基本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技能；对公众进行

安全救援和复苏等专业训练；强化公众安

全意识并强调儿童的脆弱性等。

逐步推广儿童主任

守护留守儿童平安

  记者注意到，在农村，很多父母外出

打工，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看管，暑期监

管更是缺位。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农村未

成年人监护不足的问题？

  6月8日，民政部印发《国务院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每个村（社

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对此，21世

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当下应进

一步推广“儿童主任”的设立，由村干部、

大学生村官、学校老师、社会专业工作者

等担任，负责辖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

关爱服务工作，通过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

育、管理，组织一些有吸引力的活动，提高

其安全意识，保护留守儿童的平安。

  在郗培植看来，农村未成年人溺亡事

故频发，除了监护人监护、看护缺失以及

履责不到位之外，保护措施相对薄弱也是

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应当投入资金与人员

来解决这一类问题。

制图/高岳  

溺水已成低龄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首因

未成年人溺亡事故
为何周而复始

防疫一线民警忙 汗水浸透警察蓝

  近期，江苏省南京市、徐州

市核酸检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两地公安民辅警头顶骄阳烈日，

筑牢疫情防控“一线屏障”。

  图①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高速八大队民警在收费站查验

点对离宁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图② 徐州市公安局淮海

港务区分局民警在疫苗接种点

执勤，维持秩序。

  图③ 徐州市睢宁县公安局

沙集派出所辅警坚守在沙集与宿

迁市交界处的防疫交通卡口。

本报记者 丁国锋    

本报通讯员 叶建华    

杨路 冯慧慧 摄    

  连日来，河南省郑州市出现高温天气，路面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公安民警冒着酷暑，

在全市各个核酸检测点和高速公路站口维持秩序，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图④ 民警在中风险地区执勤时，抽空解开防护服，抖落身上的汗水。

  图⑤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⑥ 民警在陇海路西路高速公路站口检查司乘人员的核酸检测证明。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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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王家梁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化屋村的杨清鑫现在已经安心做起“巡河员”的工作了。

  这个在乌江边长大的“捕鱼大户”曾固执地认为“不打鱼还能

干什么”。面对长江十年“禁渔令”，他带领愤怒的渔民在六冲河（乌

江最大的支流）边集结，向前来执法的人员要个说法。

  矛盾最终还是化解了。这得益于贵州省针对基层社会治理探

索出的“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机制。这个机制激活了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居民自治功能，杨清鑫和渔民们的问题能得以解

决正源于此。

打通神经末梢

催动村落转型

  化屋村原名“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六冲河与悬崖相

依，组成风景如画的乌江源百里画廊，化屋村人依山傍水而居。

  化屋村属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从新仁乡出发到

化屋村要穿越十几公里山路，绕过二十多道弯。过去，这个悬崖下的

村落因自然条件闭塞而深陷贫困，只能“靠水吃水”，以捕鱼为生。

  自去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为期十年的“禁渔

令”。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 乌江亦在“禁渔令”政策范围内，

以捕鱼为重要经济来源的化屋村村民，被禁止下江捕鱼。

  这对杨清鑫和其他渔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这是要断了我们

的生路！”随着杨清鑫的一声吆喝，化屋村大量渔民涌向河边，与前

来执法的人员起了冲突。

  一边是生态，一边是生计，执法人员面对渔民有点“下不去手”。

化屋村联户长杨国辅接到消息后，火速赶到河边处置这起突发事件。

问清楚杨清鑫等人的诉求后，杨国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禁渔令’

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大决策。得看长远，要给子孙后代积福。”

  事件平息后，杨国辅和化屋村其他21个联户长走家串户宣传

“禁渔令”，为渔民退捕上岸后的生计出谋划策。在联户长的推动下，

化屋村开始转型，有的渔民当起了农家乐的小老板，有的渔民被聘为

保洁员、河面打捞员。杨清鑫也从打鱼转向护水，变成“巡河员”，每月

能领3000元。如今，化屋村近50户的网箱养鱼全面撤除，40多艘渔船

全部上岸，这里变成了环境美、产业强、群众富的生态旅游村。

  化屋村的成功转型，让贵州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

人员对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机制更有信心了。

  贵州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副处长王家志告诉《法治日

报》记者，所谓“一中心”，是指综治中心，即建设县级、乡级、村级综

治中心；“一张网”是指服务的网格化，将城镇社区、农村、部分企事

业单位划分专属网格；“十联户”则是指按照“住户相邻、邻里守望”

原则，将相对集中居住的村（居）民按照十户左右标准划分联防联

治服务单元。

  “我们充分发挥群众自治作用，因地制宜划小治理单元，把排

查预防和服务治理机制向村居、向家庭延伸，努力将‘十联户’单元

打造成采集信息、发现风险的第一感知触角，化解矛盾、消除隐患

的第一前哨阵地。”毕节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王治军说。

以前遇事不决

现在群策群力

  余下村是贵州省龙里县龙山镇9个自然村寨之一，有118户478

人，党员11人。该村以党建工作向社会治理网格延伸，形成“党小组+

网格长+联户长”的管理模式。其中蔡家院组51岁的文吉龙因能力出众，将网格长和联户长一肩挑。

  “之前没有联户长，村民遇到问题要向村组织求助。而村组织人手有限，根本忙不过来，也无法

经常到户了解需求，所以常常遇事不决。一些小摩擦不能及时化解，容易变成大问题。”文吉龙说。

  而现在，蔡家院党小组将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军人及群众威望高的寨老吸收到社会

治理队伍中，设置网格长和联户长，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各项事务。

  如今，文吉龙成为联户长已经一年多了。在他眼里，自治理模式创新以来，蔡家院的变化是

显而易见的。“联户长帮忙收集、反映和处理村民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调解邻里矛盾，整个村

子的氛围更和谐了。”

  “遇到麻烦了，只要想到能和联户长商量，我们比以前放心多了。”在干净、明亮的蔡家院文

化广场，村民蔡吉祥和记者谈起联户长们做的工作时赞不绝口。

  前段时间下雨，村子入口的主干道积满了水，人过车过都不方便。文吉龙发现后立即带着

几个村民，用脸盆和水桶把积水舀出来，同时向村组织反映了路面情况。现在，修整那条主干道

已经被列入蔡家院组8月的工作计划。

  尽管工作出色，文吉龙也有自己的“小困惑”——— 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服务能力？

  幸好，贵州省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将网格员、联户长培训纳入基层平安建设队伍培训的重

要内容，要求每名联户长一年至少培训一次以上。借这个机会，文吉龙多次参加了县、镇、村子

里组织的联户长素质培训，“能更加专业、全面地履职了”。

  “联户长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平时履行社情民意信息员、平安守护安全员、矛盾排

查劝导员、政策法规宣传员、文明新风引导员、环境卫生监督员等职责，通过走街串户，第一时

间感知风险、报告隐患、处理诉求、化解矛盾，畅通了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王家志说，这正是他

们推出“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模式的初衷。

发现苗头隐患

及时防范化解

  “大家相信我支持我，我也要努力为大家解决问题。”奋进社区45岁的联户长段相荣一边说

着，一边向记者展示前不久街道办事处给她颁发的“星级网格员”荣誉证书。

  奋进社区成立于2018年1月，位于贵州省龙里县冠山街道，是该县唯一一个县级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目前搬迁入住1143户4677人，少数民族人数较多，文化程度偏低。“社区矛盾复

杂多样，如何将纠纷化解在基层考验联户长的智慧。”奋进社区居委会主任程群说。

  段相荣就有这样的智慧，不过这种智慧也是通过摸爬滚打、反复锤炼得来的。

  由于熟悉社区情况，为人热心，段相荣从一开始就被选为联户长，负责三栋楼。这三栋楼

里，有儿女外出打工的“空巢老人”，有没上过学找不到工作的无业游民……

  各式各样的家庭、各种各样的问题，让当时的段相荣有点手忙脚乱。随着定期参加联户长

素质培训，加上自己主动摸索方式方法，段相荣对联户长工作逐渐得心应手起来。主动上门走

访、日常宣讲普法、参与禁毒宣传、用法律知识化解纠纷……渐渐地，居民们越来越支持和信任

段相荣，邻里纠纷也越来越少了。

  71岁的周冶英老人独居在家。有一天，他颤颤巍巍地来到段相荣家，说要起诉儿子，理由是

儿子常年在外工作不照顾老人。

  “您先别急，这种情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子女不赡养老人情况。就算有赡养纠纷，也不能只告儿

子，女儿也会一同被追加为被告。”段相荣刚学了相关的法律知识，便现学现用安抚老人。

  老人听罢，打消了起诉的想法。不过这件事情让段相荣意识到，“空巢老人”也需要照顾和

陪伴。此后她便经常上门拜访那些老人，看看他们有没有生活上的需要，有时还会利用空闲时

间把老人集中在社区广场，聊聊困难，群策群力解决问题，顺便普及一些法律知识。

  龙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汪永丽说，龙里县结合实际，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结

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将志愿服务活动与联户单元职责有机融合，提升联户长履行十联

职责和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下一步，将继续一体推进县、镇、村三级

综治中心建设和全县“一张网”管理、做实做细做好“十联户”，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

  同样将“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推进社区的，还有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街道办事处。

  他们按照散居十户一联户、高楼小区按单元选取楼栋长的形式，配备了76名联户长（楼栋

长），建成34个网格党小组。网格党小组联合社区民警、网格员、物业、热心群众构建联户服务团

队，开展信息采集、疫情防控、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建立“上联网格下联群众”工作机制，确保

联户长掌握党的政策方针、辖区房屋人员情况和辖区各类矛盾隐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向所

在居委会汇报、及时做好维稳工作。

  据统计，贵州省目前已经规范化建设县级综治中心96个、乡级综治中心1510个、村级综治

中心17679个，覆盖率分别达到97.96%、99.4%、99.71%；共划分138006个网格，配备网格员178167人。

去年，贵州省联户长共开展入户重点走访排查119918次，发现报告“民转刑”苗头隐患5816条，帮

助群众解决了大量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打通了宣传、教育、关心、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通过创新‘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机制，发挥‘党小组+网格员+十联户’铁三角

作用，常态化开展大走访等，我们探索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西部特色的基层治理新路子，有效提

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了贵州的‘大平安’。”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罗桂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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